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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剧艺术中对于丑角的审美动机

冯位(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内容摘要：现实残酷与民众善良之间的矛盾，催生了丑角。比

较坏的丑角是这对基本矛盾所催生的。面对台上丑态百出的丑

角，现众尽情的挖苦嘲笑，于是，现实的残酷与民众的善良在现念

中得以握手言和。我们可以这样说：丑角是民众清醒的产物，却在

清醒之后又麻醉了民众

关链词：戏剧丑角剧场心理实用理性

戏谚“无丑不成戏”。一个既丑且坏的丑角，却能在戏曲表演

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一环，这与丑角自身的特点和中国观众独特

的审美动机是分不开的．

首先。丑角的声腔比较自由。其诙谐幽默的俚语俗言，滑稽可

笑的舞台动作，确能较其他行当更能引起观众的关注。给观众带

来笑声。使人可以在重大的矛盾冲突中稍为放松一下，在工作劳

累之余，身心得到了休息。通常担当丑角者均要求口齿伶俐，在音

乐声腔方面．除了要会演唱京剧所有的声腔之外。还要会演唱其

他戏曲中的一些声腔或民间曲调，以幽默见长的俚语俗言如果赋

予精警的内容，则更容易为老百姓接受。此外，丑角的形体动作语

言也比较丰富，易引起观众的笑声，活跃场内气氛。特别是武丑，

不单武功要好，还要讲究念白的吐字清晰，语调流利。所以武丑又

名开口跳。演员如果能够充分调动丑角在某些方面独具的表演优

势．确能创造出良好的艺术效果。

其次．中国观众特殊的剧场心理是丑角存在并受到欢迎的根

本原因。中国观众的剧场心理与西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在

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观赏戏剧看作是受教育的机

会。戏剧是认知的对象。而在中国，大多数人看戏却是为了舒心解

闷。所谓“剧者何?戏也。”(清·李调元·《剧话论>)。中国的观众，

从来都是鄙弃那些充满说教色彩的戏剧的。明代曾出现过以宣扬

封建伦理道德的<伍伦全备记)为代表的的逆流。“以时文为南

曲”。但不久就被广大观众所遗弃。这不能不说与中国观众特有的

剧场心理有关。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戏曲里会有那么多的

“大团圆”结局，以至落人了俗套而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原因

吧。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听到的一段话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观众的

这种心理：“我的观众就常对我说‘我们花钱听戏，目的是为找乐

子来的。不管这出戏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险恶，都不要

紧。到了剧中总想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把刚才满腹的愤慨不

平。都可以发泄出来。回家睡觉。也能安甜。要不然。戏是看过瘾

了，这一肚子的闷气带回家去，是睡不着觉的。化钱买一个不睡

觉．这又图什么呢?”

另外，中国人的戏剧观是丑角存在并受到欢迎的决定性因

素。“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戏剧观。既然人生

如戏．那戏本来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生活是戏剧的来源。既然戏如

人生。，那么中国的“剧”也就从根本上不是什么高雅的事情，只不

过是“戏”。是一种高级的游戏而已。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

的中国．在戏园里(现在的电影院里情况也差不多。)会有嘈杂的

人声．会有小贩的叫卖，会有伙计们飞来飞去的手巾把儿、戏单。

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个放松的场所，一个“戏”的场所。戏就是人生，

在那滑稽的脸谱、风趣的念白、夸张的动作下面掩盖的，正是人民

大众的离合与悲欢。那些自作聪明，自讨苦吃、自作自受等自嘲自

文艺争鸣

虐自损此类可笑的内容，正是身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最真实

的也是最夸张的自我嘲讽。

最后，实用理性是丑角存在并受到欢迎的本质原因。所谓实

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做纯抽象的思辨。也不让

非理性的情欲横行。实施强调实际、实用、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

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思维模式．对人生世事采

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正因为首先它是实际

而实用的，因此中国的喜剧少有如哈姆莱特式的本体论的思考。

它永远关注的是现实的世界，是最广阔的社会生活。它根本就不

屑于讨论什么此岸与彼岸，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一句话，它就是生

活。因此中国的戏剧就是生活的戏剧。但在同时，实用理性的基础

并不是纯思辨的理性逻辑，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普遍的文化

情感和心理结构之中。因此，中国的戏剧不能无情。即便它是千篇

一律的才子佳人。一切冲突的根源、发展、解决，无不是以情为依

托。又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根结底仍是以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

为基础的，因此有时也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依托。在<四郎探母>

这出戏中．杨延辉就深深的陷入了这种情理的两难境地。一方是

对父母兼故国的忠孝之理，一方是对妻儿的恩爱之情。既然观众

要看大团圆的结局，而现实矛盾不可避免时，怎么办?由谁来使用

实用理性的工具令双方皆大欢喜呢?矛盾冲突的双方肯定是不行

的，矛盾的发展已经把他们推向了完全对立的两面，勉强在结尾

让他们和好有违戏剧的真实。因为毕竟戏如人生，戏剧也要而且

一定要表现生活的真实。否则有违戏剧最根本的创作原则。那么。

丑角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我想。这也就是丑角为什么会如此

贴近生活的原因。你看，如此严重的敌我矛盾。就被大国舅一句

“你们娘儿俩谁跟谁呀!抹个稀泥，过去赔个不是，请个安儿，就算

完啦!”于是就算完啦。为什么这句话要大国舅说呢?因为他是丑

角呀。因为他就是民众的代言人，他讲的是民众的理。代表的是民

众的愿望。可以说，现实残酷与民众善良之间的矛盾，催生了丑

角。比较坏的丑角同样是这对基本矛盾所催生的。面对台上丑态

百出的丑角，观众尽情的挖苦嘲笑。于是，现实的残酷与民众的善

良在观念中得以握手言和。我们可以这样说：丑角是民众清醒的

产物。却在清醒之后又麻醉了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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